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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并非首位公开使用AI辅助

创作的知名作家。

今年5月，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公开表示，自己

在创作最新小说时，使用了AI。她说：

“我经常会问机器，‘亲爱的，我们该如

何把这个故事写得更精彩呢？’”并说，

“我必须补充一点，在文学创作中，这项

技术具有难以置信的优势。”

著名作家公开拥抱AI，这在几年前

简直难以想象。如今不仅公开讨论，还

有使用细节。

“我会让AI帮我补充一些我可能

不太擅长的细节，帮我补充一些知识，

以及帮我在我可能觉得没有把握的地

方先写两三版草稿。”郝景芳说。

更让人不安的是“AI含量”不明的

作品——两位大学教授“花了五年时间

研究”后写的《饭圈纪实》、精神科医生

“30多年临床观察”写就的《安定此心》

等图书，都被网友质疑。“DeepSeek好

用吗”“毫不掩饰AI的痕迹”等评论下

网友大量点赞。

要说AI介入之深，网络文学首当

其冲。对很多网文作者来说，日更万字

是常态，玄幻小说中高度雷同的山脉、

宫殿、异界等环境描写，武侠小说里套

路化的打斗，这些内容往往不需要太多

创意，却要花费大量时间。有些作家自

己负责敲定世界框架和关键情节节点，

剩下的填充工作则交给AI完成。

“28岁AI写手一枚，月收入如何过

万”“如何用AI，不到一天时间，写出百

万长篇小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鼓吹“用AI写小说能暴富”的帖子屡见

不鲜，热门内容收藏、点赞和评论均

破万。

网络文学以“量大管饱”著称，而AI

最不怕“量大”。面对这种降维打击，有

作者感慨：“感觉AI比人类更懂网文，

我们即将被淘汰。”

比批量创作更严峻的，是AI洗稿

乱象。近日，网文作家“会说话的肘子”

率先发起《网络文学反抄袭倡议书》，猫

腻、天下霸唱等头部作者迅速响应。倡

议书指出，抄袭已从最初的复制粘贴，

进化到AI洗稿，行业原创生态遭到严

重破坏。

如果说文学创作领域使用AI多少

有点“悄悄进村”，那么在微短剧领域，

拥抱AI早就“理所当然”。

“传统的影视特效是一个投入大、

耗时久的制作过程，但引入AI后，一切

都变得容易起来。”南宁市灵境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力说，“从脚本创

作到文生图、文生视频，AI可以贯穿微

短剧创作的全过程。”

当作家承认“AI写了一半”，
你还会支持其作品吗？

人机协作时代
现实生活仍然是创作的源泉

◎ 桫椤

毋庸置疑，AI 给网络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

可能性。但我们所警惕的也正在这里：由于 AI

依据人类已经数字化的经验写作，那么它写得

越多，就越是在消耗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经验

存量。当 AI 创作的作品越来越多，甚至所有的

作品都变成了 AI的作品，那时文学就会陷入一

个恶性循环：AI 用人类的作品训练自己，然后

生成新的作品，这些新的作品又反过来训练

AI，最后整个文学生态就会变成一个封闭的循

环，所有的作品都只是在旧的文本里打转，再也

没有新的经验和创意，文学就会因腐朽而衰亡。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最坏的情况发

生？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从真实的生活

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和捕捉灵感。社会生活是文

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原理，在过去的几千

年里支撑着文学的发展，在人机协作时代，它

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AI可以拼接已有的经

验，它永远不可能“原创”。那些打动人心、具备

持久生命力的作品，必然来自作者对现实的体

验。只有真实的生活才能给文学注入全新的血

液和启发出真正的创意。

现实题材作品直接从生活中来，不仅洋溢

着人间烟火独有的气息，也常常印刻着作者自

己的人生经历。《上海凡人传》从弄堂里的家长

里短到职场上的磕磕绊绊，全是从生活中打捞

的真实细节。作者和晓是一位在上海生活了近

20 年的“新上海人”，如果没有她的亲身经历，

这部作品是不可能创作出来的。

骁骑校创作《下一站，彭城广场》的过程也

给我们启发。他在徐州彭城广场地铁站沉浸式

采风三个月，身着站务员制服，体验了几乎所有

岗位的工作，与一线员工朝夕相处。小说中年轻

站务员李可健的形象，直接源于 90 后员工；外

卖员诗人角色的设定，更是取材于徐州籍外卖

诗人王计兵的真实经历。小说中关于徐州米线

等细节，也来自骁骑校的亲身经历和青春记忆。

这是AI仅凭数据训练永远无法复刻的，因为AI

没有在徐州的街头走过，没有感受过地铁运行

的轰鸣，更没有体会过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

踉跄与坚守。

幻想类题材看似天马行空、脱离了现实，但

其故事创意仍然离不开生活的滋养。《道诡异

仙》中的主角李火旺同时拥有两重身份，在现实

和修仙两个世界间穿梭，感知互通、伤害相连，

始终分不清真假，陷入极致的精神撕裂中。假如

交给 AI 去写，也许能完成这样一个故事，但无

论如何写不出这种疯癫的、扭曲的、又带着点黑

色幽默的人生体验。因为在这部作品出现之前，

没有任何作品写过这些，AI的训练数据里根本

没有这些经验。

人工智能参与网络文学创作，是数字科技

发展的必然，我们并不否定 AI 作为工具的价

值。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的主体才是文学的

根本。网络作家除了在创作策略上保持足够的

警觉和自律外，更要高度重视现实生活的作用，

唯有生活才是智慧和创意的源泉。只有亲自进

入社会生活中，写出具身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

验，才能让文学生生不息。

即使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还

想问：“人味”，AI能替代吗？

作家刘慈欣认为：“包括其他人类作

家在内，身上并没有什么东西最终是不可

被代替的”“人工智能同样可以多元化”。

作家刘亮程则说：“AI生产出的文学，

是‘虚构的虚构’，与真实隔了好几层。”

作家余华比较乐观：“写作不只是

一个技术活，那种情绪、细节和只有经

历过生活才能写出来的东西，AI现在还

做不到。”

一部分人还在打嘴仗，一部分人已

经享受上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

年8月，AI短剧《山海奇镜之劈波斩浪》

全网曝光量超4.3亿；《新世界加载中》

全球播放量达1.97亿次，全网曝光量更

是高达13.7亿。

很多人一开始看AI短剧时，会感

到格外荒诞：“剧情像吃了毒蘑菇写出

来的。”但不知不觉就刷了好几集。让人

上瘾的，除了爽剧一贯的节奏，还有AI

短剧反逻辑的剧情跳跃：古装女主被说

到气急，突然开上挖掘机……

读者吐槽AI作品时，用的最多的

词是“AI味”——排比句太多、比喻太莫

名其妙等。但仔细想想，这些“毛病”人

类作家没有吗？

既然如此，我们还要介意“AI味”与

“人味”吗？

也许，我们真正抗拒的，或许不是

文艺作品的某种味道或风格，而是害怕

其背后“人”的消失，害怕分不清它来自

人的心灵还是来自算法的计算。

技术浪潮奔涌向前，AI介入创作已

成不争的事实。共生还是替代？郝景芳

事件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迫使我们去

思考这些尚无答案的问题。随着AI技

术的持续迭代，类似的争议只会越来越

多、越来越广泛。而我们每个人，似乎都

无法置身事外。

那么，让我们先自己回答一个简单

的问题：当一位作家说其作品AI写了

一半时，你还会买单吗？

（综合澎湃新闻、《文汇报》、红星新

闻等）

现在，生产端已经“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的是“用餐的人”。作为一个传统

的“读书人”，“道理都明白”，但心里还

是不舒服：AI浓度都一半了，“作者”是

不是要写成“参与”“代笔”？

郝景芳反复强调，50%是“参与度”

而非“代笔率”——每一行字都是她自

己写的。

但批评者不买账。有评论指出，文

学创作并非流水线装配，思想与表达本

就不可分割。若AI在30个步骤中深度

参与了世界观构建、人物关系网交织乃

至提供多版草稿，其生成的文本逻辑与

语言风格必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最

终作品的面貌。

这个争论又带出一个更深的问题：

当AI的“辅助”深入到思想层面，它还

是辅助吗？

传统意义上的“代笔”是由另一个人

完成的，而AI的参与更隐蔽、更无形——

它可能不直接写出最终文字，却深刻影

响了创作的方向和质感。

2025年3月出台的《人工智能生成

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虽然要求AI生成

内容必须标注，但关于“AI辅助”的边界

至今模糊。

虽然有争议，托卡尔丘克、郝景芳

的坦诚还是值得称道。这也带来另一个

值得讨论的问题：读者有权知道AI含

量吗？

有人认为，读者有权利知晓眼前的

文字究竟出自人手还是人工智能，也有

人认为，标注的边界难以界定——AI参

与1%和50%，标注方式一样吗？AI只

是帮忙查了个资料，它的含量怎么标

注？如果AI写了一个故事框架或世界

观，它的含量又是多少？

郝景芳倒是不介意标注：“我就说

有AI参与的部分就完了。”但她也问：

“标注到底要标成什么程度呢？应该怎

么标注有规范吗？有要求吗？”

这些问题，目前尚无答案。但有一

点可以确定：大部分读者在意的，不是

你用没用AI，而是你有没有提前告诉

我，就像很多人对于预制菜的态度。

2026年6月，在一场出版行业从业

人员的培训中，几位老编辑在休息间隙

用纸笔校对文稿的景象，成了同行眼中

的“异类”——异常细致的工匠。培训现

场，一种莫名的AI焦虑在悄悄控场。

同时，图书零售市场持续下滑，利

润微薄，甚至“卖一本，亏一本”。实体书

店纷纷转型为打卡空间。有人调侃，“现

在连从业者都不再主动走进书店。因为

他们心里清楚，不是人写的书，正在占

领这里。”这话不全对，却是某种真相。

郝景芳毫不讳言：AI的好处是可以

减少创作时长，让作者“少走很多弯路”。

在30个创作步骤中，AI可以帮助查资

料、提供灵感、设计道具、完善世界观。用

她的话说，“没有AI辅助的时候，全靠我

个人的脑子，其实是很有局限性的”。

网文行业竞争白热化，平台推荐机

制的“PK赛”要求作者“又快又好”。在

资本和算法的双重挤压下，创作者没有

太多选择。

毛志慧，江西省网络作协副主席，

投身网络文学创作十多年，是平台认证

的“大神”级作家，他每日伏案创作四五

个小时乃至八九个小时，创作顺利的时

候一天能写八九千字。

然而，这样的“爆肝”能力，在AI面

前却什么都不是。

“写小说前，自己要先有核心框架，

再让AI填充细节”——类似的攻略和

教程在网上屡见不鲜。

“你不用AI，接下来没有生存的空

间。”郝景芳说。她已将自己创立的教育

机构转型成“一人公司”，AI成为公司的

核心员工。

“主角从废墟中站起来，眼神坚定，

背景有爆炸火光，镜头缓慢推进。”20

多岁的“创作者”在对话框里敲下指

令，鼠标一点，软件便生成若干段动态

画面……对动漫和影视行业来说，AI带

来的效率提升更是颠覆性的。传统动画

制作周期以年计算，现在以天计算。传

统特效方案需耗时数月、投入数百万

元，AI工具可将完成速度提升10倍，

成本降低90%。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创作”

本身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

郝景芳反问：为何在编程和设计领

域使用AI辅助是常态，到了文学创作

就成了“背叛”？她相信，“未来是一个人

机协同的时代”。

这种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有学者认为，AI写作正在成为一种新型

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模式，人们开始超越

“机器能否创作”的简单质疑，着手思考

算法书写语境下更多的可能性。

甚至在传统的动画行业，老手艺人

也在转变态度。《姜子牙》导演李炜，一

个传统动画人，对于AI从“抗拒”到“应

用”，只用了一年。

凭借《北京折叠》获得雨果

奖的科幻作家郝景芳，近期接

受采访时称，在她写的少儿科

幻小说《银河学院》中，AI（人工

智能）写作的比重已经占到一

半。她还表示，出版社的编辑一

个劲儿夸她今年写得好，读者

根本分不清哪些是AI写的。

此言一出，迅速引发热议。

“用AI写作这难道是一件很光

彩的事？”“为何还为读者难以

分辨AI而沾沾自喜？”……

郝 景 芳 随 后 澄 清 ，所 谓

50%并非 AI 直接写作的篇幅，

而是指AI在背景调研、灵感激

发、大纲打磨等约 30 个创作步

骤中的辅助参与度。

事实上，这并非郝景芳的

个人争议。当下，AI 技术正全

面渗透各类创意领域，从网络

文学 、动漫影视到短视频创

作，几乎所有原本由人类主导

的创意行业，都迎来了 AI 的

深度介入。郝景芳只是将早已

存在的“人机共创”现象摊到

了公众面前，而这场关于人机

共生，甚至机器逐步替代人类

创作的讨论，也许才刚刚拉开

序幕。

网文头部平台
开始整治低质AI小说

网文头部平台番茄小说近日发布《关

于加强低质内容治理公告》（下称公告）。

公告指出，“平台严禁通过内容水化、堆砌

等手段进行低质创作……包括但不限于

滥用AI工具批量生成，严重缺乏原创性，

属于‘粗制滥造’范畴的。”该公告还透露，

平台已拒绝签约低质书籍11.27万本，处

置低质违规书籍4万多本。

随着网络文学市场持续扩容，AI技术

的广泛应用，低质内容的表现形式愈发多

样化、隐蔽化，由此出现的低质内容严重影

响读者阅读体验，也对优质原创创作者的

权益造成损害。为此，番茄小说近期持续升

级内容治理标准，强化识别能力与处置力

度，针对低质内容启动系统性治理。

针对部分创作者忽视内容质量、批量

产出空洞化、同质化、逻辑混乱的作品，以

及账号恶意抢占流量、单日批量更新低质

内容等行为，番茄小说搭建梯次化治理体

系，细化低质内容违规判定标准，严厉打

击内容水化、粗制滥造、模板堆砌等各类

劣质创作行为。目前，平台进一步明确四

类严禁的低质创作行为：一是AI粗制滥

造类，内容缺乏原创性与完整性，整体质

量低劣；二是格式混乱类，存在分章异常、

标点错乱、排版紊乱、文体不符等问题；三

是结构失常类，包含提纲式写文、复述剧

情、句式重复堆砌、模板化拼接等乱象；四

是空洞水文类，以流水账叙事、无意义内

容堆砌、剧情拖沓、可读性极差。

（据界面新闻）

从雨果奖作家到诺奖得主，“聪明人”早就吃上了“AI红利”

“原创作品”可能是“预制菜”，读者怎么保有知情权？

当说“AI味”与“人味”时，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打不过就加入？越来越多创作者拥抱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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